藏族史诗《格萨尔》有分章本，有分部本。分章本是把格萨尔大王一生的事迹集中于一个本子之中，分章加以叙述。分部本是把分章本中的每章加以扩充、发展，形成各自独立的部。在流传过程中，随着情节的附加，内容的丰富，新的部本又不断出现。分部本的各部内容完整，可以单独演唱，由中心人物——格萨尔大王将各部联系起来，形成一部完整的史诗。据说《格萨尔》的分部本有120部之多。

贵德分章本《格萨尔王传》是在青海贵德发现的手抄本，故简称“贵德分章本”。“贵德分章本”以散文形式为主，其中夹杂着韵文，为散韵结合形式。“贵德分章本”由五章构成：第一章《在天国里》，第二章《投生下界》，第三章《纳妃称王》，第四章《降伏妖魔》，第五章《征服霍尔》。

藏族史诗《格萨尔》与《玛纳斯》等突厥语民族史诗的形成年代不同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与民族风情更是有异。然而，由于《格萨尔》与突厥语民族史诗均属于宏伟的东方民族史诗，加之历史上吐蕃人与突厥语族人民之间曾有密切交往，因此，对于藏族史诗与突厥语民族史诗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，会发现它们存在不少共性。在《格萨尔》的各种版本中，“贵德分章本”与突厥史诗拥有更多相同的母题。母题是最小的叙述单元，史诗古老的成分，大多体现在史诗古老的母题之中。史诗在形成过程中，一些外来文化因素，往往也以母题形式进入史诗。对于不同民族史诗中类同母题的研究，既有利于揭示史诗古老的文化内涵，也有利于不同民族史诗的比较研究。

一

英雄特异诞生母题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，是史诗中英雄人物一生创造伟业的基础。英雄史诗对于英雄特异诞生的描写，往往由多个母题构成，称之为母题系列。突厥英雄史诗的英雄特异诞生母题系列一般由5个母题构成：A祈子母题，B神奇受孕母题，C特异诞生母题，D害口吃动物肉与内脏母题，E难产母题。青海“贵德分章本”对于格萨尔特异诞生的描写，与突厥史诗的英雄特异诞生母题系列，无论从内容，或是从形式看，基本相同。在“贵德分章本”中，对英雄格萨尔大王特异诞生的描写由3个母题构成：

（一）祈子母题

祈子母题是个世界性古老的母题，它大量地存在于神话、英雄传说及英雄史诗等一些古老的民间文学体裁之中。在英雄史诗中，英雄一般都是在无子的父母举行祈子仪式后，经过神奇受孕才诞生的。“贵德分章本”祈子母题的内容为：僧唐惹杰连的妻子尕擦拉毛没有生男育女，他娶了第二个妻子，仍没有生育。他娶的第三个妻子依然没有生育。于是他“向大山之神和大梵天祷告，祈求生子”，果然灵验，他年迈的妻子怀孕，生下格萨尔［①］。《玛纳斯》等突厥语民族史诗基本上都是以“一对年迈的夫妇为无子嗣而痛苦，他们虔诚地举行祈子仪式”作为开端的。《玛纳斯》的祈子母题与“贵德分章本”祈子母题的内容十分相似：“加克普汗很富有，他虽然娶有三个妻子，都没有生育。年迈的加克普汗为此十分苦恼，他虔诚地向上苍祈子，并举行了祈子仪式”，他年迈的妻子绮依尔迪神奇怀孕，生下玛纳斯［②］。《考交加什》是一部比《玛纳斯》更古老的神话性史诗。《考交加什》亦是以祈子母题作为开端：“卡里甫汗王年逾六十没有子嗣，为此他终日烦恼不安。他到祖先的墓地去祈子，并在那里露宿”［③］。另一部柯尔克孜史诗《库尔曼别克》的开篇这样叙述道：“铁依特别克是柯尔克孜汗王，他娶了七房妻子，没有一个生儿育女。无子的苦恼使汗王终日哀叹，他象长蛇般翻转腰身难以入睡，他向真主虔诚祈祷叩拜，祈求妻子生个儿子”［④］。经过祈子后，他们都如愿以偿，喜得贵子。

祈子母题与祈子仪式的关系密不可分。突厥史诗对于祈子仪式有较为详尽的描写。例如，在哈萨克史诗《阿勒帕米斯》的开端部分这样写道：拜布尔老人十分富有，但是他没有子嗣。无后的拜布尔老人受到人们的嘲笑，十分悲伤，于是与妻子宰牲杀畜，祭天祈子，举行祈子仪式后，他们徒步远行，在山脚下敬拜树木，后其妻子留在树下独宿［⑤］。类似的对于祈子仪式的描写，在史诗《玛纳斯》的各种异文中也存在。在古代柯尔克孜语中，称“祈子仪式”为“额尔木”。在有的《玛纳斯》异文中，玛纳斯之父加克普汗为举行祭天祈子仪式宰杀了大量牲畜，宴请了四十户柯尔克孜乡亲，众乡亲为加克普汗祈子［⑥］。居素甫·玛玛依的《玛纳斯》唱本亦描写了加克普夫妇在树林里举行的祈子仪式。其妻绮依尔迪被丈夫送进密林深处独宿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玛纳斯的母亲绮依尔迪、英雄阿勒帕米斯的母亲阿娜雷克等英雄的母亲，均是在树下独寝后受孕才生下英雄的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树木与祈子母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参天的大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。在初民看来，树木具有很强的生育能力。在维吾尔及雅库特等民族中广泛流传的树生子的神话传说，充分表现出这些民族的祖先对于树木生育能力的崇拜，正是基于对树木生育能力的这种崇拜之情，他们相信，不孕的妇女在树下举行祈子仪式，或在树下独居，她们便可从树木那里获得生育能力，满足她们的祈子愿望。这种向树木倾诉求子愿望的习俗历尽千年，一直流传至今。现在，在一些突厥语民族中，不育妇女仍有去树林求子、过夜的习俗存在。而在树上拴挂祈子布条的现象就更为普遍了。

祖先崇拜在突厥语民族民众中占有重要位置。当他们离开森林、迁至平原绿洲以后，他们的祈子仪式常常与“麻扎”（墓地）联系在一起。他们相信，有祖先的保佑，无子的妇女会得子。因此，在一些突厥语民族史诗的祈子母题中，祈子仪式的场所之所以设在墓地，是与祖先崇拜有关的。

从史诗中的祈子母题看，古代突厥语民族的祈子仪式相当隆重，其程序一般是杀牲祭天，向上天祷告求子；到林中或墓地去住宿。祈子过程中，经常出现一位银须鹤发的长者形象，有他相助，不育妇女定会怀孕生子。这一长者形象与萨满形象有着渊源关系，主持祈子仪式也是萨满的重要职能之一。玛纳斯的妻子卡妮凯婚后久不生育，在阔阔台依祭典上，长者考少依汗率领成千上万的人为卡妮凯举行了隆重的祈子仪式。之后，卡妮凯便怀孕生下玛纳斯之子赛麦台依。史诗描写这位主持祈子仪式的考少依汗具有超人的神力，且知晓通天之路，这位汗王的原型极有可能是古老萨满神话中的萨满形象。

 “贵德分章本”的祈子母题虽寥寥几个字，但是，其文化的内涵却相当古老，从中可以了解藏族人民祖先对于苍天与山神的虔诚崇拜之情。然而，与“贵德分章本”相比较，突厥英雄史诗的祈子母题有二个显著的特点：第一，内容较“贵德分章本”丰富，有的用十几行、甚至几十行诗描绘祈子的内容；第二，对于祈子仪式的描绘更为详尽细致。

（二）神奇受孕母题

由于无子嗣的夫妻祈子虔诚，感动了上苍。年迈的妻子便神奇般受孕。英雄的母亲受孕过程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。在“贵德分章本”中，僧唐惹杰之妻尕擦拉毛挤奶时，天空大放光明，众天神出现，一天神之子飘然而下，尕擦拉毛吓得昏倒过去。年过半百的尕擦拉毛由此而怀孕［⑦］。北京木刻本版《格斯尔传》描写一名叫格格莎·阿木尔吉勒妇女在野外拾柴，一鸟头人背的大鹰飞来寻此女人投胎。后格格莎·阿木尔吉勒拾柴途中被一大汉（大鹰幻化）按倒，她由此而受孕，生下英雄格斯尔［⑧］。

突厥史诗中英雄母亲的受孕同样神奇非凡。玛纳斯的母亲、英雄阿勒帕米斯的母亲，她们都是在森林中或树木下独宿而神奇受孕的；英雄托什吐克的母亲则是吃马肉而受孕的；维吾尔族史诗《古里奥吾里》描写了有一英俊男人从国王妹妹身旁走过，致使王妹神奇般地受孕，王妹未婚而生下英雄古勒奥吾里。突厥史诗吃苹果受孕母题及“麻扎”（坟墓）祈子受孕母题，数量亦相当可观［⑨］。

由于英雄是神授之子，因而英雄的母亲怀孕后，往往出现特异反映。尕擦拉毛怀上格萨尔后，“气色非常好，满面红光，神采照人”［⑩］。年迈的绮依尔迪神奇地受孕、怀上玛纳斯“红光满面，年轻许多”。英雄的母亲怀孕时，不仅形体发生变化，变得年轻、容光焕发，而且饮食也发生变化。在突厥史诗中，英雄的母亲有孕后，不是吃虎心、狮心、狼心，就是吃龙胆、豹肉。英雄在母胎里便获得狮虎之力，因此，英雄的诞生几乎都有难产情节［（11）］。这种描写在突厥史诗中已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。这一母题反映了人类早期的动物崇拜观念，以及初民的顺势巫术的原始思维逻辑。

英雄母亲神奇受孕母题，是一个世界性的古老神话母题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“贵德分章本”与突厥语民族史诗中英雄母亲受孕的过程，均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。她们大多是在没有与丈夫交媾的情况下受孕的。她们孕育的英雄是天神（腾格里）、梵天或山神所赐，因此英雄与自己的父亲并无血缘关系。英雄日后之所以与自己父亲的矛盾日益激烈，甚至发展到父子仇杀的程度，均源于此因。英雄实际上有两个父亲：一个是神格的父亲，一个是人格的父亲。由于英雄与他人格父亲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，因此，史诗中英雄的父亲一般都没有作为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往往充当英雄对立面的角色。例如，在史诗《玛纳斯》中，玛纳斯的父亲加克普汗是个吝啬贪婪、心怀叵测、处处与儿子玛纳斯作对的反面人物。英雄玛纳斯一死，他的凶险恶心更是暴露无遗。在另一部柯尔克孜史诗《库尔曼别克》中，英雄库尔曼别克的父亲亦是一个胆小如鼠、吝啬贪婪的反面人物。他在儿子征战前夕收回良马，致使英雄血洒战场。《艾尔托什吐克》中英雄托什吐克之父叶列曼，《巴额什》中英雄巴额什之父巴依汗，都是贪生怕死的人。这种“坏父亲”母题在古代西方神话中悉为常见。格萨尔的父亲虽然没有与儿子作对的行为，但是，与英雄格萨尔相比，他实属没有作为之人。英雄母亲神奇受孕的母题，反映出早期人类原始的感生生育观念和孤雌生育观念。

（三）英雄特异诞生母题

英雄的母亲受孕是神奇的，英雄的诞生必然更为特异。在“贵德分章本”中，尕擦拉毛神奇地怀孕后，生下一个羊肚子一样圆圆的肉蛋。尕提闷（僧唐惹杰的另一个妻子）用箭将肉蛋划开，里面出来的婴儿就是格萨尔［（12）］。无独有偶，柯尔克孜英雄玛纳斯从母体降生时，亦是一个肉囊。玛纳斯的叔父阿克巴勒塔用金指环划开肉囊，婴儿才出世［（13）］。更为巧合的是，蒙古史诗英雄江格尔诞生时，亦是一个肉囊。史诗这样描写道：“车琴坦布绍公主生下一个举世罕见的怪胎，一个圆鼓隆咚的古鲁盖（一种奇怪的圆物）”。人们用江格尔叔父的宝石把肉囊划开，取出里面的婴儿［（14）］。值得引起人们关注的是，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中三位著名英雄——格萨尔、玛纳斯、江格尔，他们诞生时都是肉囊，而且都是由其长辈（格萨尔的异母、玛纳斯的叔叔、江格尔的叔叔）使用一器物（《格》是箭头，《玛》是金指环，《江》是宝石）划开肉囊，取出婴儿。在古老的突厥史诗里，英雄强有力的对手，如来历不凡的独眼巨人，仙女生下他时也是个肉蛋［（15）］。土伯特传说一汗王有一子，名叫博落咱。其母生他之前，曾夜梦与一白色人同寝。后产一卵。此子出自卵中，是一个有福运的婴儿［（16）］。朝鲜古代典籍《三国史记·高句骊》说解慕漱（天帝子）与河伯女媾合，女有孕生卵，少年射手英雄自卵中出。在我国南方一些民族的原始性史诗中，追溯其先祖来源时，其先祖也往往出自卵或肉蛋。

英雄出自肉蛋的母题，源于卵生神话。这一母题具有原始简单类比的思维特点。由于卵能孵出飞禽鸟类，在初民的心目中，卵是生命的象征。史诗中的英雄以“肉蛋”状诞生于世，这既保留有原始思维的特点，也在于突出英雄诞生非同凡响。

英雄诞生的特异，还表现在英雄诞生霎时所呈现出的异常现象。格萨尔诞生前，下了一场从来也没有过的大雪，大地发生震动。他诞生时，他的帐房顶上金光灿烂。他家的牛、马、羊、犬也在同一时刻产下崽［（17）］。这类情节在突厥史诗中亦普遍存在，玛纳斯、古里奥吾里、谢尔扎特等史诗英雄出世时，他们所在的毡房或森林，红光四射，景象壮观。集萨满、部落首领、歌手于一身的古老英雄人物阔尔库特诞生时，雷鸣闪电，天昏地暗，令人畏惧。因此人们给他取名“阔尔库特”（意为“令人恐怖”）［（18）］。有的《玛纳斯》唱本描写玛纳斯诞生时，宿敌卡勒玛克人的宫殿剧烈地晃动，河水倒流。玛纳斯诞生的同时，牝马产下阿克库拉神驹（伴随玛纳斯一生的坐骑），卡勒玛克卡勒首领阿劳开生下儿子昆吾尔（玛纳斯一生与之战斗的敌首）。

英雄诞生时，往往带有特异的标志。格萨尔刚从肉蛋中出来，使站起身来，作拉弓的样子，说道：“我要作黑头人的君长，我要制服凶暴强梁的人们”［（19）］。婴儿刚出世作拉弓状，这是格萨尔戎马一生的象征。关于玛纳斯要征服世界的情节，在《玛纳斯》中不是通过英雄自己的叙说，而是通过占卜师预言的方式表现出来的。占卜师说：“柯尔克孜人民中将要诞生一位英雄，没有人能战胜他，他将征服世界。他的名字叫玛纳斯”。玛纳斯出世时，一手攥血，一手攥油。手攥血预示着英雄将终生驰骋于疆场，使敌人血流成河；手攥油，预示着玛纳斯将使柯尔克孜人民生活富足［（20）］。玛纳斯手握血块诞生与格萨尔一诞生就作拉弓状，其文化内涵是相同的，即预示这两位英雄能征善战。北京版《格斯尔》描写格斯尔的诞生，这样写道：“他怒瞪右眼（为把魔鸦盯死），圆睁左眼（为了对待吉凶两种命运），举着右手（为镇压一切反抗者），紧握左拳（为享有天下一切权势富贵），高举右腿（为宣传宗教），伸直左腿（踩毁异教徒），咬紧牙齿（为了把恶魔气焰一口吞没干净）”［（21）］。江格尔出世时，脚踩着一女魔，屁股坐在一个男魔的胸上。两肩当中长着一颗发亮的紫色痣斑”［（22）］。

英雄是神之子，他一诞生便与一般婴儿不同。格萨尔一诞生就会说话，长得象八岁孩子一样大。玛纳斯一出世如同九岁孩子一样重，啼哭声如雷鸣。他的啼哭声令野兽吓得逃出森林；使得高山晃动，大地颤抖；两个老婆婆被他的啼哭声吓得昏过去，几乎丧命［（23）］。史诗《乌古斯传》中的英雄乌古斯生下来只吸吮了母亲的初乳，就开始吃生肉，喝麦酒，而且还会说话。四十天就会走路，玩耍［（24）］；《艾尔托什吐克》中的英雄人物托什吐克出生后不是按年生长，而是按天生长，一个月的孩子象一岁的孩子一样大，三、四个月就会走路、说话了［（25）］；《英雄谢尔扎特》中的英雄人物谢尔扎特更是非凡，他刚刚出生几天就同狮子摔跤，一只手便把狮子举过头顶［（26）］；《阿勒帕米斯》中的英雄人物阿勒帕米斯出生以后，连母亲的初乳都没有吃，而是吃的骆驼奶，生长神速，几岁的孩子已经成为盖世英雄［（27）］。

这种英雄神速生长的母题不仅在突厥语民族的史诗中悉为常见，它也广泛地存在于阿尔泰语系民族的史诗之中。蒙古史诗《可汗之子那仁汗》描写那仁汗刚生下来的时候用一张羊皮包裹，第二天就用二张羊皮包裹，第三天就用三张羊皮包裹，生长神速［（28）］。满族英雄传说《套日大神三音贝子》中的英雄人物三音贝子“生下来三天就能走路，一个月能举起百斤重石头，三个月能拉开三百斤硬弓，不到一年身高长到一丈开外，一顿饭能吃下三只狍子、两只熊。他喝一次水，河落三尺，湖干一半。他一脚能踢倒一座小山”［（29）］。

英雄是上苍赐子，因此，他的诞生必定非同一般。英雄之母特异的怀孕，英雄神奇的诞生，均显现出英雄具有超人的神力。

二

英雄特异诞生母题系列，着重渲染的是英雄的神性。然而，英雄毕竟不是神，这些英雄生活于现实生活之中，与普通牧民一样牧马放羊，与部落、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。他们一般都具有苦难的童年，功绩显赫的少年时代。“贵德分章本”与突厥语民族史诗，在描写英雄苦难的童年及少年战功方面拥有极为相似的母题。

（一）苦难童年母题

英雄的诞生非同凡响，然而英雄的童年却往往充满苦难。他们或是成为敌人追杀的对象，或是父亲被杀、从小沦为孤儿。这类母题在突厥、蒙古史诗中普遍存在，且非常典型。在藏族史诗《格萨尔》中也可以看到。这一母题常常成为叙述英雄身世的重要一环，并形成相对稳固的叙事模式。

在“贵德分章本”中，格萨尔出生前，那提闷（僧唐若杰的另一妻子）与格萨尔的叔父超同相勾结，把格萨尔的母亲尕擦拉毛驱赶到远离部落的地方居住。尕擦拉毛临产，帐蓬狭小破旧，无水无食，孤单一人，处境艰难［（30）］。在其他的《格萨尔》中，英雄格萨尔诞生不久，就遭叔叔超同的暗算。五岁时，他和母亲又被歹毒的叔叔超同驱赶到人迹罕见的穷乡僻壤玛域居住，母子二人靠挖蕨麻、捕地鼠、食猎物肉为生。格萨尔是在这种困苦、被迫害的环境下度过童年。

在柯尔克孜英雄史诗《玛纳斯》中，玛纳斯及其子孙的童年均是在敌人追杀或叛变亲友的迫害中度过的。玛纳斯出生后，为躲避敌人的追杀，婴儿玛纳斯被送到森林里的小木屋里抚养，直到四、五岁，他的父亲加克普才将玛纳斯领回家中，并对外称此男孩是他从一过路的商队要来的。玛纳斯之子赛麦台依，于襁褓中失去父亲，并成为祖父与叔叔的杀害对象，由于施以调包计，他才死里逃生，被母亲带去外祖父家逃难。赛麦台依真实的身份被其母隐瞒。赛麦台依十二岁时才得知自己的真实身分，于是返回故里，重掌大权［（31）］。

蒙古族史诗《江格尔》中的英雄江格尔，两岁时家乡遭劫，父母惨遭杀害，从小沦为孤儿。孤儿母题在《玛纳斯》的后几部十分突出，《玛纳斯》第七部《索木碧莱克》中的主人公索木碧莱克自幼父母双亡，成为孤儿，由舅父抚养成人。《玛纳斯》第八部《奇格台依》中的主人公奇格台依亦是遗腹子，他出生不久，母亲也离开了人世，自幼成为孤儿。

我国三大史诗中主要英雄人物的童年，都有苦难的经历。如果说英雄特异诞生母题着重渲染的是英雄的神性，那么，英雄苦难童年母题则让神授之子一落地就体味人世间斗争的残酷，为英雄以后与各种敌人斗争、保护自己的人民，做了有力的铺垫。可以说，英雄苦难童年母题所力图表现的是，作为人间英雄的人性特点。

英雄苦难童年母题原是一个十分古老的神话母题。在古埃及神话中，鹰头英雄神荷露斯诞生于世不久，恶神塞特就杀害了他的父亲俄赛里斯主神，并将他与他的母亲伊希斯女神二人抢走，囚禁在监狱之中。他们逃出监狱后，幼小的荷露斯又被叔父恶神赛特派出的毒蝎蛰死。在太阳神的帮助下，他死而复生，为躲避凶恶的叔父的追杀，他又被母亲送往一孤岛上，由别人抚养［（32）］。赫拉克勒斯是古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英雄人物，他的父亲是宙斯神，母亲是人间美女阿尔克墨涅。他一出生就遭宙斯之妻赫拉女神的迫害，赫拉女神派两条毒蛇去袭击尚在襁褓中的赫拉克勒斯。当毒蛇缠住熟睡中小英雄的脖颈时，孩子醒了，他将两条毒蛇掐死，保住了性命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赫拉女神一直把这位小英雄视为眼中钉，想方设法要将他害死［（33）］。在古印度神话中，国王杜尚陀打猎到一森林，与仙人养女沙恭达罗遘遇，并结为夫妻。国王小住几天便返回王宫。沙恭达罗怀孕生子，此子便是光荣的婆罗多王族的鼻祖婆罗多。国王一去无音讯，英雄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，隐居于森林之中，与动物为伍。后去认父，又险遭拒绝。虽然他日后战胜了所有的国家，成为世界的主宰，但是，他的童年却是异常孤寂的［（34）］。

从以上所例举的古代神话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：无论是古埃及神话中的英雄荷露斯、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，或是古印度神话中的英雄婆罗多，他们童年时代都曾有过坎坷、痛苦的经历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《玛纳斯》中玛纳斯之子赛麦台依童年时代的遭遇，与古埃及神话英雄荷露斯的童年遭遇极为相像：他们都是幼儿时代丧父；都曾遭受过凶恶的叔父的暗害；为躲避歹心叔父的追杀，他们都曾被母亲带到异地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他们长大后，又都将作恶多端的叔父杀死，报了杀父之仇。柯尔克孜史诗与古埃及神话在这一母题上惊人的相似，虽然尚难以用“影响”说来加以解释。但是，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即我国北方民族英雄史诗中普遍存在的英雄苦难童年母题，是一个相当古老的神话母题。这一史诗母题的叙事模式，明显地是继承了古老神话中同类母题的叙事模式。

（二）少年立功母题

史诗中的英雄与凡人不同，他们少年时代就显示出非凡的力量和勇气。他们的力量与勇气主要表现在与对手的交锋上。《格萨尔》中的英雄格萨尔，从小就表现出超凡的神力。其叔父超同心狠手毒，阴谋要杀死格萨杀，在食物中投毒，格萨尔没有被毒死；超同不死心，请妖僧贡巴热扎来谋害格萨尔，妖僧被格萨尔困死在山洞中［（35）］。在“贵德分章本”中，少年英雄格萨尔用石头惩治叔父超同，史诗这样写：“一石头打去，打得草山尘土飞扬，烟云蔽日；打得石岩火星乱冒，地裂山崩，打得牛羊角秃眼瞎，腰折腿断”，人们“吓得目瞪口呆，失魂落魄”［（36）］。

在较为古老的突厥史诗中，与少年英雄较量的对手，一般是凶猛的野兽或是超自然的对手。如维吾尔古老英雄史诗《乌古斯》中的少年英雄乌古斯，杀死一头凶猛异常、吞食人畜的独角兽，为民除了害［（37）］。在突厥语民族中广泛流传的英雄史诗《鲁斯塔姆》中，少年英雄鲁斯塔姆力斩凶龙，战胜力大无比的巨人，成为盖世无双的英雄［（38）］。《德尔谢汗之子布哈什汗的传说》中的主人公布哈什汗，从小力大过人，他勇斗公牛，并将它杀死，故长者给这位少年英雄起名作“布哈什”（公牛之意）［（39）］。在《巴萨特杀死独眼巨人的传说》中，从小由狮子抚养长大的巴萨特，力勇非凡，他杀死吞食活人、活畜的独眼巨人，挽救了部落民众的生命［（40）］。在《玛纳斯》中，玛纳斯家族英雄们也遇到许多超自然的对手，如各种巨人，独眼巨人、白巨人、黑巨人、红巨人等，还有许多女妖及各种妖魔。

但是，英雄更多的对手是敌人，包括入侵之敌、有纷争的部落或部族的首领以及叛变的亲友等。少年英雄玛纳斯投奔叔父加木额尔奇的途中，凡遇到卡勒玛克侵略者就杀，“碰上（玛纳斯）的都无法脱逃，他一拳就是一串，五十多人应声倒下”。凶顽的卡勒玛克将领，也被少年玛纳斯掐断喉咙而死［（41）］。玛纳斯率领四十名小勇士与入侵的卡勒玛克将士进行浴血奋战，并把侵略者赶出柯尔克孜领地。

少年立功母题与古代成丁仪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。在古代，一个男孩长大，要经过严酷的成丁考验，才能成为氏族或部落的正式成员。经过成丁仪式的考验，标志着男子成熟，可以成婚。在史诗中，少年英雄的力与勇经受住考验，与此紧密相连的便是英雄成婚的内容。

特别值得关注的是，史诗中的英雄出生后，常常隐姓埋名。玛纳斯诞生时，右手掌心上有“玛纳斯”字样，长辈们给他更名，叫他“大疯子”。当他策马挥戈、与入侵之敌进行斗争时，他才正式叫“玛纳斯”［（42）］。玛纳斯从诞生起，直至他十一岁（一说九岁）当首领之前，一直隐姓埋名。与玛纳斯一样，格萨尔大王在纳妃称王以前，亦隐瞒自己的身分，他在人面前是个讨饭的穷孩子，名叫台贝达朗（其他异文为觉如）。他身着旧皮袄，脚蹬破皮靴，腰扎一条难看的麻绳带，头戴一顶尖帽。在他成亲的前夕，“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面色紫红，仪表堂堂的天神相貌”，“穷孩子台贝达朗大显神通，登基坐殿，成了黑头人的大王，四面八方都闻风归顺，朝贡称臣。他现坐在灿烂庄严的黄金宝座上，尊号称为世界雄狮格萨尔大王”［（43）］。名字的改变、身分的公开，亦是英雄成熟的表现。这也是古代成丁仪式在英雄史诗中的一种折射反映。

三

青海贵德分章本《格萨尔王传》与突厥史诗，在英雄身世的描写上，叙事模式基本相同，许多母题的内容也十分相近。除上述类同母题之外，《格萨尔》与突厥史诗还拥有大量相同的母题，如英雄婚姻母题，英雄变形母题，英雄外出敌来犯母题，（妻子被劫、父母沦为奴隶），亲属背叛母题，梦兆母题，寄魂母题，神性动物母题等等。

藏族人民生活于青藏高原，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；突厥各族人民主要分布于中亚，其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。不同语系、不同地域人民的史诗，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多的共同成分，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多相同的母题呢？其实，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英雄史诗，都具有一些共性和相同的母题，只是数量有多有少。就藏族的《格萨尔》与《玛纳斯》等突厥史诗而论，它们之中均交织着许多神话、传说，包容着大量古老的文化成分，反映出原始思维的特点。它们所拥有的共性及相同的母题，既有同步思维所致，互不相谋而各自形成的，也有各民族相互交流、相互学习、相互影响所形成的。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，藏族的《格萨尔》是吐蕃时期形成的史诗。在历史上，吐蕃曾先后占领中亚达三百年之久，曾长期与中亚突厥各民族人民交错而居，与中亚文化有密切交流。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，必定会在他们各自的史诗中留下鲜明的印迹。

贵德分章本《格萨尔王传》与其他分部本《格萨尔》相比较，具有三个较为显著的特点：一是宗教色彩少；二是保留的古老文化成分较多；三是与其他《格萨尔》版本相比较，它与《玛纳斯》等突厥史诗所具有的类同古老母题的数量更多一些。王沂暖先生认为藏文分章的贵德本“可能是较原始的本子，或较原始的说唱情节，时间可能在先。分部本可能是后有的，先是由分章本情节的扩充发展，接着又另出新情节”。王沂暖先生的论述是很精辟的［（44）］。

注释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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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居素甫·玛玛依的《玛纳斯》唱本，新疆文联1961年铅印资料本。

③月米尔·毛尔岛搜集、整理的《考交加什》（柯尔克孜文本）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，1987年出版。汉译文内容参见张彦平、郎樱合著《柯尔克孜民间文学概览》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，1992年出版，6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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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7）同①16页。

（18）同（15）。

（19）同①17页。

（20）同②。

（21）同⑧12页。

（22）同（14）。

（23）（41）（42）参见居素甫·玛玛依的《玛纳斯》唱本，白多明、张永海汉译文本。

（24）（37）耿世民译《乌古斯可汗的传说》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。

（25）居素甫·玛玛依演唱的《艾尔托什吐克》（柯尔克孜文本），克孜勒苏柯文出版社1987年版。

（26）（38）《哈萨克长诗选》（哈萨克文本），民族出版社。

（27）同⑤。

（28）《纳仁汗》。

（29）傅英仁《满族萨满教神话》，《阿尔泰语系民族叙事文学与萨满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》。

（30）同①14－15页。

（31）居素甫·玛玛依演唱的《玛纳斯》第二部《赛麦台依》。

（32）《古埃及神话》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，1986年版。

（33）《古希腊神话》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，1986年版。

（34）《古印度神话》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，1986年版。

（35）降边嘉措、吴伟编著《格萨尔王全传》，宝文堂书店出版，1987年，72－76页。

（36）同①23页。

（43）同①，19、35页。

（44）同①，3页。

